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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绘画、高低艺术 

第一次看到罗氏兄弟的商标作品的一幅画——苹果脸的幼童浮动在一片从天安门中射出的

深红色、黄色和粉红色的射线时——以前没见过罗氏兄弟作品的联合大学学生都会立即注

意到这些幼童怀中所抱的很容易辨认的美国消费品。汉堡包和可口可乐的熟悉图符使他们

将该作品解释为中国对西方反应的评论，即“将资本主义的消费观强加给亚洲人”以及“对

西方消费的批评”，“毫无察觉的中国幼童……被一心想赚钱的美国公司所掠夺。”1也许

911之后，美国人对外国人对美国的感受比以前敏感多了，因此这里的学生把这些理解为全

球霸权的象征。但是，这些象征仅构成罗氏兄弟欢乐狂想的一个因素，这里，尺度的扭曲、

颜色的夸张以及图像并置的荒唐相互冲突，是对无政府的乌托邦之庆祝和哀悼。他们的画

作最生动地表现了影响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位错和混乱。 

考虑到这是罗氏兄弟在美国的第一次展出，美国观众将会试图从中看出中美关系的前景，

或至少会预期，当代中国艺术应当包含政治评论。在伟大领袖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很快

就产生了这些预期，当时，邓小平总理对毛泽东的功过作出了三七开的评价。因此，他开

始拆除共产主义体系，并将毛的形象——以及艺术——从政府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中国的

艺术家，如王广义2、张宏图3以及李山4则创作了对毛泽东不敬的作品作为回应，而毛泽东

当时在安迪·沃霍尔1972-1974年作的“毛泽东系列”中作为波普艺术的一个象征已被剥落

得体无完肤。这些后毛泽东时代的《毛泽东》作品在香港和国外非常畅销。该类中最成功

的作品将毛泽东的外表表现为两种或两种以上形象：作为革命英雄、作为既往的皇帝、作

为佛教神明的毛泽东以及（由于沃霍尔的缘故）作为对外部世界来说所有中国事物的对话

者和代表的毛泽东。采用波普风格表达了对大规模生产和重复制造的批判，加深了毛泽东

形象的终极空虚。这种早期中国“政治波普”中的偶像破坏和偶像崇拜的讽刺性和自觉的

混乱一直是罗氏兄弟全部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主题。  

1989年六四事件对民主活动分子意想不到的残酷镇压使许多艺术家流亡国外。随着六四记

忆的淡漠以及国际上与中国外交和贸易关系的迅速恢复，这些艺术家很多回到中国后发现，

前卫派和“不同政见”的艺术对国内观众并没有吸引力。但是，带有明显政治内容的艺术

在国外则继续受到重视，结果形成了对中国军队、警察、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国旗以及其

他象征性的标志，如长城或紫禁城的猛烈攻击……在画布上随处可见”5本地观众的规模很

小，主要是艺术学院和外交圈子的固定观众。有时候，公安局对未经政府批准的展览进行

打击，尤其是在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周年纪念日（如六四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日十

一等）前后。这些对艺术自由的压制有着提高不同政见销路的有益效果，因为它们只会提

高那些展览有幸被关闭的艺术家的国际知名度。罗氏兄弟本身就得益于这一附带的效果，

他们的展览《浮华的伤害》于1996年5月18日被永久性地关闭。6 

如同美国的波普艺术一样，中国的政治波普以商业艺术的方式提供瞬时可及性和感官满足

性，其特点是轮廓粗犷、拼贴效应、色彩明快、口号简练。加入取自革命宣传的中国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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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形式的共产主义视觉文化为越来越模糊的政治评论添加了犀利、富于讽刺意味的

手法。但是，从艺术实践方面来看，这对于作者和观众，无论从智慧上或技巧上都不能构

成多少挑战。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政治波普就被认为是一种重复、残忍的表现形式，到

头来还被看作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形式，尤其是考虑到其在海外获得的成功。 

这一中国出口产品的供应者不能表明具体的异议，因为那样会危及他们越来越资产阶级化

的生活方式。同时，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发现，每当一位中国艺术家被选来参加著名的国

际展览时，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计划就得到加强。在这个“丝绒监狱”里，7与当局合作是不

可避免的，流放似乎是一个可笑的自我放弃，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已经相对比较开放。

有些艺术家抛弃了政治波普空虚的智慧，又回到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中，人物绘画，通常

是自画像，冻结在谜一样的痛苦、恐怖或干脆是无聊的姿态之中。8而另一些人，包括罗氏

兄弟，则决定将政治波普从微妙的讽刺推向喧闹的粗俗，通过一些不协调的符号而使所有

的符号变得可笑。 

这一不同的路径被称为“艳俗”艺术，艳表示艳丽或颜色鲜艳夺目，俗则表示平常、粗俗

或俗气。9尽管先前的波普艺术结合了高低艺术，如大众化的媒体，艳俗艺术则完全抛弃了

高尚艺术及传统、鉴赏和趣味上的矫饰做作。批评家廖雯曾称艳俗艺术为“新文化的浪漫”

和“新的审美趣味”： 

把如此“丑”的艳俗称谓“审美趣味”，是因为其一，这种趣味由于植根于

前面所说的浪漫“理想”，先天具有与大众打成一片（为工农兵喜闻乐见）

的“抒情性”。正是这点“酸”，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人们对“美好”的梦

想，所以，艳俗虽“丑”却快乐喜庆。其二，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面对这种

“人文风景（是否称人”瘟“风景更妥）”还能感觉到“丑”，人们是否已

经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得异常快乐…因为这种“丑”的势无阻挡的泛滥和流行，

向我们描述了一种无法回避的真实，甚至一种过剩的力量。10 

当代中国到处可见华丽的艳俗：建筑在17世纪房屋废墟上的多层水泥“大厦”；大门两旁

的石狮和金龙，而且越大越好；一年到头挂在公司门前的长长圣诞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

高速发展在建筑计划过程也留下了一个相关的“现代”中国艺术。 

实际上，艺术方面党的路线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很少有变化。艺术必须能够调动

群众、反映群众的斗争并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技巧和风格。诗歌、书法和绘画，传统高雅

艺术的三个主要分支，则受到摒弃或被转变为大众能够接受的通俗形式。换句话说，低级

艺术——苏联风格的社会现实主义艺术、原始的农民绘画以及木版印刷的日历——变成了

官方的艺术。在他们的《欢迎世界名牌》系列，罗氏兄弟愉快地迷恋所有这些低级艺术，

并加入全球公司文化的徽标，使之成为迅速现代化的中国官方艺术。 

罗氏兄弟还选择了一个媒体，漆画，漆画属于应用和装饰艺术（与“美术”类别下的绘画、

雕塑或版画相对）。漆画无法穿透的光泽使无穷的欢乐和令人欣快的消费主题达致完美。

此外，设计用来激发大众的、曾经流行全国的“红火与花哨”的调色板成了中国新的“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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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价值观的一个适当的着重点。11和其他艳俗艺术家一样，罗氏兄弟娴熟地利用技术手段

处理那些艳俗艺术所要求的便宜、俗气、机器制造质量的材料。12他们的艺术非常着迷地

注重细节和技能，与所描绘物体的平凡性不相一致，使得艳俗艺术和早期政治波普一蹴而

就的机智有所不同。 

由于将他们的画作移植到纸上，人们也许会认为罗氏兄弟放弃了漆画所提供的硬边精确性

和讽刺升级。虽然主题都是所熟悉的——文化革命宣传、可口可乐罐、象征财富和繁荣的

猪和幼儿——但整体效果与漆画拼贴大相庭径。这些水彩作品类似于并模仿高雅艺术制作

中的卷轴画格式。作为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传统，红色的印章在作品中随处可见，它们通

常不遵守传统的位置，而是盖在绘画平面的中央。图符则被大大地放大了，并被显目地对

称安排在纵向中轴上。 

吸收性更强的纸张则要求对用墨精确控制，就像一位有经验的笔墨画家在画竹叶或花瓣时

细致入微的柔和运笔风格一样。但是，这一精细的技术在这里被反复采用，向观众突显了

扭曲和脱变的色调。更柔和、更接近印象派的处理方法对这些图符赋予一种浪漫的缥缈，

同时，故意添加的斑点以及均匀摇摆的轮廓则投射出一种无精打采的氛围。与强烈的色彩

相结合，这一新的展示法使人联想到一种令人迷惑而又痛苦的迷幻经历，或者也可以说，

为推销消费产品而预谋设计的对迷幻药具有讽刺意义的再包装。 

对于那些认真地想在这些作品中搜寻当代中国文化评论的观众来说，这就像在一个丝绒埃

尔维斯绘画中寻找美国灵魂一样容易。随着这些新作品的推出，罗氏兄弟继续不断地玩赏

“美术”的概念。尽管优雅地用真丝花缎装裱并在画廊中以树脂玻璃保护，每幅毛边以及

有时候撕裂的画作倒是更像钉在墙上的带有斑杂污点的旧招贴。这不是贵重的手轴，需要

卷起来珍藏的。相反，艳俗艺术的原理要求将之始终展出，即便仅仅是为了嘲讽我们缺少

鉴赏力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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